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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北宜城方言存在大量的变韵现象。宜城方言的 D 变韵是因“家”字的合音而成；其 Z 变韵

表现为一个颤音 r，无 U 化的倾向；其 Z 变韵处于该类变韵的早期阶段，早于襄阳方言、河南中北部和

山西南部的 Z 变韵；儿化韵表现为一个舌尖卷舌的无擦通音，“儿”字已经融入前字的韵母，属于融

合型。宜城方言的儿化韵有指小的功能，在多数情况下，有表亲切的感情色彩义和表口语的语体色彩义。

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大多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进行，或状态的持续；动词重叠变韵表示完成且带有一种

责难、批评和埋怨的语气；不及物动词变韵大都由语气助词引起，表达祈使、命令、征询等语气色彩；

动词变韵的“D”主要表达句子的体特征，是句子层面的构形成分，不是后缀，应称为体黏附语素。人

称代词方面，宜城方言的人称代词变韵具有表复数意义的功能；指示代词变韵方面，“D”的功能相当

于量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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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hyme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of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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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icheng Dialect is distributed by rhyme variation. Z rhyme variation is facilitated by merging “jia” 
into the preceding rhyme. Z rhyme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is symbolized by trill r, with no indication of 
labialization. Z rhyme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which precedes its counterparts in Xiangyang Dialect and 
the dialects in the northcentral part of Henan Province and the southern part of Shanxi Province. Er suffixation 
is manifested as an approximant, merged into the preceding rhyme, representing a fusion model. It performs as 
diminutive suffix, expressing the affection with a colloquial style. Verb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symbolizes 
perfection and proceeding of action or continuity of state. Doubling rhyme variation in verb represents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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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tone of censure, criticism, and complaint. Rhyme variation of intransitive verb, which is sponsored by 
modal particles, implies imperative, command and consultation. The D of verb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which 
is configuration particle in syntactic level other than suffix, indicates aspect information of sentence and can be 
labeled as aspect clitic. Personal pronouns in Yicheng Dialect have the function of expressing plural meanings; in 
terms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s, D rhyme variation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 functions as classifier equivalently.
Keywords：Yicheng Dialect; D rhyme variation; Z rhyme variation; Er suffixation; rhyme variation pattern

宜城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东界随

州、枣阳，南接钟祥、荆门，西邻南漳，北抵襄阳。

该市现下辖 10 镇 4 乡 3 个街道办事处，人口约 56
万人。宜城方言属于西南官话鄂北片。关于宜城

方言变韵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宜城方言的

颤音方面。有关宜城方言颤音的研究有李宇明、

周继圣、谭麟、王群生、胡伟 [1-5] 等。以上研究集

中介绍了宜城方言的颤音现象并描写了宜城方言

颤音的声学特征，并未系统地探讨宜城方言的变

韵现象。

一 宜城方言的声韵调特点和语音特点

宜城方言共有 18 个声母，32 个韵母，4 个声调。

（一）声母

宜城方言共有 18 个声母，包括零声母，具体

如下：

（二）韵母

宜城方言共有 32 个韵母，具体如下：

  

（三）单字调

宜城方言共有 4 个声调（不包括轻声），即：

阴平  13   阳平  42   上声  55   去声  412
宜城方言两字连读，前字一般会发生变调，其

规律如下：（1）前字调为阴平，后字调为上声时，

前字阴平变为 21 调；（2）前字调为阳平，后字

调也为阳平时，前字阳平变为 34 调；（3）前字

调为去声，后字调为阴平、上声时，前字去声变

为 42 调；（4）前字调为去声，后字调为阳平、

去声时，前字去声变为 34 调；（5）后字调为去

声时，表现为 41 调。

二 宜城方言的名词变韵和动词变韵

宜城方言变韵情况比较复杂，可分为名词变

韵、动词变韵和代词变韵等。本文将 D 变韵、Z 变韵、

儿化韵等放在名词变韵的范围下探讨。

（一）D 变韵

宜城方言存在 D 变韵，如 : 邬 D 冲 、

肖 D 堰 、丁 D 营 。宜城方言里

的名词 D 变韵例子较少，仅存在一些残留情况。

D 变韵母一般适用于小地名、处所、动词、形容词、

副词、象声词 [6]。河南境内地名的变韵合音成分

是“家”，如“毛 D 庄儿”，实际上是“毛家庄儿”。“家”

字弱化，与前字合音并导致变韵 [7]。经笔者考察，

宜城方言的 D 变韵情况与河南境内各方言 D 变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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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致，也是因合音而成。宜城方言的 D 变韵

地名集中在对小地名的表达上，这些小地名例词

中间都可以增加一个“家”字，如：邬家冲、肖

家堰、丁家营。宜城方言还有一种非地名的 D 变韵，

如：人 D 。D 仍是“家”字的弱化，但与地名

无关，仅表示第三人称指代，如，“不要操心人 D，

人 D 学习多好”。因“人 D”中的 的来源缺乏

可靠的解释，宜城方言中的  可能借贷自关中方

言 [8-9]。关中方言“人家”合音音节里的声母是上

古汉语“人”字声母的存留。因为“人”字中古在

日母，依王力的观点，其声母的演变规律是：先秦

至隋唐 ，五代至元 r，明至现代 [8, 10]。与河南

境内各方言 D 变韵的过程相比，宜城方言的 D 变

韵过程相对简单：保留“家”字的韵母 ia，与前

字合音；前字的韵母删除，声母保留；若前字的

韵母含韵尾 n 或 ，合音后的 a 鼻化；若前字无声

母，仅有一个韵腹（i、a、u、o 或 e），则保留此

韵腹并与 ia 合音。宜城方言名词 D 变韵一般不引

起变调，合音后的韵保留前字的声调，后字“家”

的声调完全被删除。

宜城方言的 D 变韵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动词变

韵，为避免重复，D 变韵中的动词变韵将在后文

统一讲述。宜城方言很少有形容词、副词和象声

词的 D 变韵。

（二）Z 变韵

Z 变韵，即子变韵，是以韵母和声调的变化表

示类似普通话“子”尾意义的一种构词法 [11]215。

子变韵较常见于晋南豫北的晋语区。宜城方言也

有较为丰富的 Z 变韵，如： 

宜城方言的 Z 变韵与晋南豫北地区的表现不

同，没有 U 化的倾向，而是表现为一个颤音 r，可

称之为颤音化变韵。宜城方言的颤音 r 不能独立存

在也不能出现在词首位置，当“子”音独立存在

或出现在词首时，无法发成颤音。宜城方言的颤

音 r 不是独立音节，只是前音节的黏附成分。颤音

r 双音节样本词的前音节承载重音，颤音 r 不承载

重音。时长是宜城方言重音的主要物理相关物，

能否承载重音是颤音 r 是否发成颤音的前提条件，

颤音 r 只能在轻声条件下发成颤音 [5]。

王福堂把 Z 变韵的情况分为三种：拼合型、

融合型和长音型。拼合型是指“子”尾与前一语

素的韵母合音成子变韵后，“子”处于韵尾位置，

可以在语音上和韵腹元音区分开来；融合型即“子”

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韵

母，“子”尾在其中已经无法辨认出来；长音型

即“子”尾音节的声韵调都消失，但音长保留下

来，融入前一音节，生成一个长音节的子变韵 [12]。

按照王福堂先生的分类，宜城方言的 Z 变韵属于

融合型，但又与上述分类有所不同；宜城方言的 Z
变韵中的“子”处于韵尾位置，可以和韵腹分开，

且保留了一定的音长。关于融合型是否保留音长

的问题，王福堂先生没有提到，但从山西闻喜方

言，郑州荥阳、广武方言和开封方言的例子来看，

融合型的“子”尾没有音长延长的问题 [13]。因此，

宜城方言的 Z 变韵的“子”尾可以看成融合型的

一个特例。

综合宜城方言、襄阳方言（主要指现襄州区、

襄城区和樊城区的方言，不包括现襄阳市所辖的

南漳、保康、谷城、老河口、宜城、枣阳等县市

的方言）、河南中北部方言和山西南部方言关于 Z
变韵的描写材料，笔者建立了一系列 Z 变韵的过程。

宜城方言的 Z 变韵表现为一个颤音 r；襄阳方言的

Z 变韵表现为闪音 或边音 l；河南中北部方言如

浚县、开封、封丘、长葛、荥阳等的 Z 变韵系统

比较一致，大都走 U 化的路子 [13-15]；而山西南部

如运城等地的 Z 变韵则表现为长音和变调 [16]。这

些共时的材料并非孤立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其

内部有一定的联系和先后顺序，犹如同一个水平

面的地层，不同的地段所代表的地质年代会有所

不同。这些共时的变韵证据只是变韵的历时过程

的共时化，其内部有很强的规律性。拉波夫就主

张用共时变异来研究历时演变 [17]27，人们可以通过

观察现在来解释过去，共时语音变异蕴含着历时

演变的动因、过程和方向。因此，共时层面上的

各个方言的 Z 变韵的类型很有可能蕴含着历时层

面上 Z 变韵的演化阶段和方向。

  回到王福堂先生对 Z 变韵的分类，笔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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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城方言的颤音化变韵只能非常勉强地被分到“融

合型”：“子”作为一个黏附的音段占据前字韵

尾的位置，可以在语音上与韵腹主元音区分开，

却保留了自身的音长。因此，笔者认为，宜城方

言的颤音变韵应该是融合型变韵的前奏，其变韵

发生的时间晚于“拼合型”但早于“融合型”变韵。

从频谱上看，宜城方言颤音的平均颤动次数是二

到四次，而襄阳方言闪音在发音时只颤动一次，

颤音发音时长比闪音要长。因此，襄阳方言的 Z
变韵是比宜城方言更靠近“融合型”变韵的一种

范例。河南中北部方言的 Z 变韵多表现为 U 化韵，

U 化韵属于“融合型”，即后音节的特征融入前

音节的整个韵母，在语音上与韵腹主元音不能区

分开。山西南部方言如运城方言和闻喜方言的 Z
变韵则表现为“长音型”，即“子”尾音节的声

韵调都消失，但音长保留下来，融入前一音节，

生成一个长音节的子变韵。王洪君指出，汉语的

合韵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两个普通音节；

第二，一个普通音节加一个轻声音节；第三，一

个长音音节；第四，一个普通音节 [11]201-203。显然

宜城方言和襄阳方言的 Z 变韵处于第二阶段，且

襄阳方言更靠后；山西南部方言的 Z 变韵处于第

三阶段；而河南中北部方言大都处于第四阶段。

 综上，笔者认为，方言的 Z 变韵一般经历了

弱化、颤音化、闪音化或边音化、长音化和 U 化

这几个阶段。弱化是 Z 变韵的开始，颤音化是初

级阶段，而 U 化则是 Z 变韵的较高级阶段。具体

如图 1 所示：

关于方言的 Z 变韵是否属于词缀的问题，学

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中说：“（汉语词缀）不单用，但是活动能力强，

结合面较宽，有单向性，即只位于别的语素之前，

或别的语素之后，或两个语素之间。这是所谓‘前

缀’、‘后缀’、‘中缀’， 可以总的称为‘词缀’

或‘语缀’。”[18]55-56 吕叔湘指出了词缀的黏附性、

定位性、能产性、轻声性等特点，也注意到了词

缀在能产性和轻声性方面的限制，因为能产和轻

声特点只适用于部分词缀。 
王力指出，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短语或句

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者叫做

词缀 [10]504。这表明词缀具备以下特点：（1）词缀

具有黏附性。词缀必须附着于其它成分之上。（2）

词缀具有定位性。特定的词缀只能附着在词根的

前面或后面。（3）词缀能标示词性。词缀可以用

来标明词根的性质。 
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明确解释了词缀的特

征：“词缀都是定位语素……我们管前置的词缀

叫前缀，营后置的词缀叫后缀……其次，真正的

词缀只能粘附在词根成分上头，它跟词根成分只

有位置上的关系，没有意义上的关系。”[19]28-29 这

就是说，词缀的两个特征是定位性和黏附性。 
马庆株指出词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词

缀分布特征具有定位性，不定位的不是词缀。（2）

词缀的语义特征具有范畴义，除了由虚词发展而

来的词缀，其余词缀的意义都不是该语素的本义

或基本义，而只能是后起的引申义。（3）由词缀

构成的词的结构特征具有模糊性，其内部结构特

征只能说是黏附关系。（4）词缀有易变性 [20]。 
朱亚军认为汉语词缀具有以下特点：（1）位

置的固定性。词缀必须是定位的虚词素，它只能

放在其它词素之前或之后。（2）语义的类属性。

汉语词缀的类属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词缀具有

类义功能，即词缀的范畴义；二是指词缀可以决

定词的语法属性，即或肯定原词根所反映的词性，

或改变原词根的词性。（3）构词的能产性。能产

性是指词缀在构造新词时具有一定的类化作用，

一个词缀可以孳生大量的新词，除了某些叠音后

缀不具备类化作用外，汉语里几乎看不到只依附

于一个词根上的词缀。（4）结构的黏附性。词缀

黏附于词根之上，两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它们之

间一般不能插入其它成分，否则，不宜算作词缀，

起码不宜算作十足或典型的词缀。（5）语音的弱

化性。由于词缀原来的主要词汇意义已消失，它

的读音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汉语中绝大多数词

缀已不能构成重读音节了，其读音或多或少地弱

化了 [21]。 
综合以上学者的讨论可以看出，定位性与黏附

性作为词缀特征，得到诸位著名学者的一致认同；

语义的类属性也常被提及。因此笔者认为黏附性、

定位性和类属性可作为词缀的主要特征，三者分

别表明了词缀的性质、位置和作用。而词缀在构

图 1 方言 Z 变韵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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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方面的能产性、韵律方面的轻声性和结构方面

的模糊性都只能算是词缀的次要特征。原因有两

点：首先，这些特征都可以从词缀的主要特征推

导出来。比如，词缀的黏附性导致词缀本来的词

汇意义消失，使它的读音受到一定的影响，最终

部分词缀在语音方面表现为轻声。其次，并不是

所有的词缀都能表现出构词方面的能产性、韵律

方面的轻声性和结构方面的模糊性。比如，王洪君、

富丽认为词缀、类词缀（即意义的虚实介乎词根

和词缀之间的语素）和助字的组合能力都很强，

但词缀的新生类推潜能极弱，甚至弱于一般词根。

与之相对的是，类词缀的新生类推潜能却很强，

以致统计出的搭配频率总赶不上变化 [22]。这表明

并不是所有词缀都拥有能产性。部分词缀，如“子”

后缀在现代汉语中已丧失了类推构造新词的能力，

作为历史造词的遗留，成为凝固词语。部分词缀，

如“化”“家”等在语音方面也没有表现为轻声。

这表明轻声并非语素成为词缀的充分条件，也非

必要条件 [23]12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宜城方言的 Z 变韵虽

然已不具备能产性，但仍是构词的成分，属于词缀，

至少是类词缀。宜城方言的 Z 变韵丰富了词缀的

表现形式，增加了方言词缀的类型。

（三）儿化韵

宜城方言有大量的儿化现象，经调查，此方言

32 个韵母均可儿化，形成儿化韵。以下是部分儿

化韵的例子。

宜城方言的儿化韵表现为一个舌尖卷舌的无

擦通音，记作 。从频谱上，我们无法将前字韵母

与儿化部分做适当的切分，且儿化韵不影响韵母

时长，因此，宜城方言的“儿”已经融入前字的

韵母，属于融合型。

从特征扩散的角度看，宜城方言儿化韵的“儿”

字很有可能将 [+ 卷舌 ] 特征向左扩散给了前字的

韵母，然后在特征层级的根节点将自身特征值 [-
前部 ]、 [+ 卷舌 ] 等删除。宜城方言的儿化韵有指

“小”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有表亲切的感情

色彩义和表口语的语体色彩义。王洪君把北方儿

化的合音分成 6 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两个音节

阶段，即合音尚未开始的阶段；第二，一个半音

节的阶段，这是合音的第一步，后字声音弱化；

第三，长音节阶段；第四，长度正常的特殊音节

阶段（上）；第五，长度正常的特殊音节阶段（下）；

第六，正常单音节阶段 [11]201-210。若以王洪君的划

分为标准，宜城方言的儿化韵处于第六阶段，即

正常的单音节阶段。

（四）其他名词变韵

除了 D 变韵、Z 变韵、儿化韵 , 宜城方言还有

一类名词变韵，参与变韵的都是实词，如：

宜城方言的这种名词变韵是在语速较快时由

连读产生的，以上例词均有其对比形式。如下所示：

以上对比例表明，宜城方言的这种实词变韵

是一种语流变韵。较快的语流导致第二个字的读

音弱化，声母脱落，并最终合并到前字的韵母，

造成变韵。其演变过程如图 2 所示（以女伢娃儿 
和新鲜饭 为例）：

（五）动词变韵

宜城方言有大量的动词变韵。该方言中的动词

变韵现象涉及及物动词变韵、重叠变韵和不及物

动词变韵。及物动词变韵的例句如（1）至（12）

所示。

（1） 我 吃 D 三 个 馍 馍。

.
（2）他把车子骑 D 走了。

.  

图 2 宜城方言实词变韵的线性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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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李呢，早都死 D 走了。

     .

（4）下一个就轮 D 你了。
   .

（5）小张把娃子送 D 学校去了。

    
（6）放心，车不的没见，我一直坐在门口瞄

D 在。   
    
（7）挨 D 边起走。

（8）快点，我一直等 D 你在。

i13

（9）我看见他了，穿了个蓝褂子，背上背 D

两袋米。

     
（10） 没的车坐，走 D 去的。

o41 .
（11）死 D 床上在。

（12）卧 D 房屋里在。

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具有时体意义，大多表

示动作的完成或进行、状态的持续。如，“我吃

三个馍馍”中的“吃 D”，以及例（2）、例（3）

中的“骑 D”“死 D”等变韵词，相当于普通话中

的 “吃了”“骑了”和 “死了”，表示动作的完成。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例（2）和例（3）“骑 D 走了”“死

D 走了”，这种方言在“骑 D”“死 D”等表达

后面还可以另加动词，动词后面还可以加“了”，

组成“V D V 了”结构。这种现象在宜城方言中比

较常见，用以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已经发生的事情

对现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他吃 D 吃了，玩 D 玩了，

都没留下一句好话”这句话表明说话人对施动者

或体验者有一种正面预期，但结果恰好与预期相

反，因此施动者或体验者的动作或经历的事情实

际上对说话人目前的状态或评价造成了负面影响。

再比如，“老张死 D 死了，还阴魂不散”。老张

作为体验者已死亡，但其仍“阴魂不散”，显然，

老张的死亡对目前的状态造成的影响或评价是负

面的。例（4）~（7）中的“轮 D”“送 D”“瞄 D”“挨

D” “等 D”相当于“动词 + 到”。“轮 D”和“送

D”表示前一动作的终止；“瞄 D”“挨 D”“等 D”

的意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盯着”“沿着”和“等着”，

表示动作的持续和进行。例（9）（10）中的“背

D”“走 D”相当于普通话的“背着”和“走着”。“背

D”表示动作的进行，而“走 D”则表示动作进行

的方式，因为“走 D 去的”的意思是“走路过去的”。

例（11）（12）中的“死 D”“卧 D”相当于“死

在”和“卧在”，表示状态的持续。需要注意的是，

例（3）和例（11）中的“死”并无“死亡”之意，

只是当地人一种表示厌恶或戏谑的说法。

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还有一种动词重叠变韵，

具体例句如（13）至（16）所示。

（13）大晚上还在外头跑D跑的，出事了咋搞？

（14）我都做好了，哪还要你去弄 D 弄的啥！

  （15）一天到晚蛮头转 D 转的，不干正事儿。

  （16）都八九岁了，莫整天在外头疯 D 疯的。

  动词重叠变韵与一般的动词重叠有很大的不

同。首先，动词重叠变韵表完成，这与其他动词

变韵所表达的意义相同；其次，动词重叠变韵带

有一种责难、批评和埋怨的语气。比如例（13），

就是 A 批评 B 不该在大晚上出去转悠，例（14）

表达了 A 对于 B 重复自己的劳动的不满。同理例

（15）和（16）都暗示着说话者的不满和责难。

若仅仅是重叠，则无法表达出这种语气色彩。

宜城方言还有一种不及物动词变韵，所谓不及

物，即动词后无宾语或其他补充成分。如例句（17）

至（20）所示。

（17）给 D，拿去买个馍馍。

（18）天道暗了，走 D ！

（19）扯 D，咋可能呢 !

（20）是 D? 妈！

不及物动词变韵，大都由语气助词引起。“给

D”“走 D”“扯 D”“是 D”分别相当于“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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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走吧”“胡扯吧”“是吗”等意义，表达祈使、

命令、征询等语气色彩。

宜城方言动词变韵的“D”主要表达句子的体

特征，是句子层面的构形成分，而非形态层面的

构词成分，这一点与名词变韵不同。因此，宜城

方言动词变韵的“D”不是后缀。鉴于“D”表现

出的时长短，音强短，响度低且不能独立存在的

现实情况，笔者倾向于将动词变韵的“D”称为体

黏附语素。

（六）代词变韵

宜城方言还存在相当数量的代词变韵。代词变

韵主要分为两种，人称代词变韵和指示代词变韵。

以下列出的是部分代词变韵的例证。

（21）我 D 走！

（22）你 D 去哪去啊 ? 

（23）他 D 在吧？

（24）这D娃子坏得很！

（25）那 D 事儿惹上了都是个麻烦！

（26）哪 D 说的啥？

人称代词变不变韵区别是很大的，如“我走

o55 ”只表示“我一个人走”，而“我 D 走！

 ”则表示“我们走”。同样，“你 D”

表示“你们”而“他 D”表示“他们”。由此可见，

宜城方言的人称代词变韵具有表复数意义的功能。

指示代词变韵方面，“这 D”表示“这个”，“那

D”表示“那个”，而“哪 D”表示“哪个”。“D”

的功能相当于量词“个”。指示代词变韵在北方

方言中比较普遍，如北京话也经常把“那 na”说

成“nei”，实际上也是一种变韵。

值得注意的是，宜城方言去声的各类变韵的

声调都没有改变，保持了基调 412 的调型和调值。

而在非变韵的情况下，去声做前字，阴平、上声

做后字时，前字去声变为 42 调；去声做前字，阳平、

去声做后字时，前字去声变为 34 调；去声做后字

时均表现为 41 调。按照非线性音系学的理论，声

调和载调单位处于不同的音层，载调单位发生删

除、增加、融合时，声调调值可以保持不变，并

在后期的操作中，重新连接到已经改变并且稳定

了的载调单位上 [24]30-52。如果把 412 看成 HLH 调，

则可以用图 3 来解释（以“弄 ”为例）。

去声字受后字的影响，凹形调调尾脱落，变成

41 或 42 调，H 漂浮。后字由于变韵，失去了自己

的声调，在这种情况下，与漂浮着的 H 调相连，

形成 HLH 调。去声看似没有变调，但实际上经历

了一个变调和调值与载调单位重配的过程。

三 总结

宜城方言变韵可分为名词变韵、动词变韵和代

词变韵等。

宜城方言的 D 变韵情况与河南境内各方言 D
变韵情况一致，也是因合音而成，经考察，合并

对象为“家”字。宜城方言的 Z 变韵表现为一个

颤音 r，无 U 化的倾向，河南中北部方言的 Z 变韵

多表现为 U 化韵；宜城方言的 Z 变韵处于一个普

通音节加一个轻声音节时期，这是 Z 变韵的早期

阶段，早于襄阳方言、河南中北部和山西南部方

言的 Z 变韵。这是因为方言的 Z 变韵一般经历了

弱化、颤音化、闪音化或边音化、长音化和 U 化

这几个阶段。弱化是 Z 变韵的开始，颤音化是初

级阶段，而 U 化则是 Z 变韵的较高级阶段。笔者

认为黏附性、定位性和类属性可作为词缀的主要

特征，三者分别表明了词缀的性质、位置和作用，

而词缀在构词方面的能产性、韵律方面的轻声性

和结构方面的模糊性都只能算是词缀的次要特征。

因此， 宜城方言的 Z 变韵虽然已不具备能产性，

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仍属于词缀的事实。宜城方

言的儿化韵表现为一个舌尖卷舌的无擦通音 ,“儿”

已经融入前字的韵母，属于融合型。该方言的儿

化韵有指小的功能，在多数情况下，有表亲切的

感情色彩义和表口语的语体色彩义。宜城方言其

他名词的实词变韵是语流变韵。较快的语流导致

第二个字的读音弱化，声母脱落，并最终合并到

前字的韵母，造成变韵。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

大多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进行、状态的持续；动词

重叠变韵表完成且带有一种责难、批评和埋怨

的语气；不及物动词变韵，大都由语气助词引起，

表达祈使、命令、征询等语气色彩。人称代词

图 3 宜城方言变韵的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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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宜城方言的人称代词变韵具有表复数意

义的功能；指示代词方面，“D”的功能相当于

量词“个”。宜城方言动词变韵的“D”主要表达

句子的体特征，是句子层面的构形成分，不是后缀。

鉴于“D”表现出的时长短，音强短，响度低且不

能独立存在的现实情况，笔者倾向于将动词变韵

的“D”称为体黏附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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